
琦
走
後
，
一
直
沒
來
過
一
封
信
，
我

幾
次
想
到
上
海
去
找
她
，
但
那
麼
大
的
都

市
，
我
又
從
何
找
起
呢
！

的
確
從
那
時
起
，
我
的
生
活
澈
底
地

改
變
了
。

人
的
生
活
，
常
常
是
會
跟
著
年
齡
、

環
境
和
心
情
而
轉
變
的
，
這
本
是
很
自
然

的
事
；
但
我
這
種
轉
變
卻
有
些
異
乎
尋
常

，
心
中
充
滿
了
辛
酸
悽
楚
的
滋
味
，
我
失

去
了
溫
情
、
信
力
、
安
慰
和
寄
託
，
我
漂

浮
無
依
地
盲
目
追
尋
著
刺
激
，
理
智
提
醒

我
這
是
走
向
墮
落
之
路
；
但
正
咬
啃
著
我

的
辛
酸
悽
楚
的
滋
味
更
可
怕
，
沒
有
刺
激

怎
麼
能
戰
退
它
！

從
四
川
綿
陽
國
立
六
中
到
臺
灣
省
立

岡
山
中
學
高
三
；
從
高
中
到
大
學
，
一
直

是
在
麻
木
中
生
活
著
，
由
於
內
心
的
創
傷

和
不
規
則
的
生
活
所
致
，
身
體
一
天
一
天

地
衰
弱
下
去
，
體
重
只
見
減
不
見
加
，
尤

其
令
人
痛
心
的
是
眼
睛
竟
因
為
過
度
看
小

說
和
電
影
的
緣
故
，
造
成
了
輕
微
的
視
覺

衰
弱
，
以
致
喪
失
了
我
投
考
空
軍
的
信
心

。
好
在
維
麟
弟
為
空
軍
官
校
三
十
三
期
，

頗
有
功
績
，
退
役
後
又
為
前
總
統
李
登
輝

先
生
和
前
省
長
宋
楚
瑜
先
生
駕
駛
直
升
機

多
年
。奇

蹟
終
於
在
夢
幻
中
出
現
了
，
三
十

年
半
前
收
到
一
封
琦
由
韓
國
水
原
輾
轉
寄

來
的
信
：

﹁
維
杰
：
這
該
從
何
說
起
呢
？
別
後

的
時
間
是
那
麼
的
長
，
而
變
遷
又
是
那
麼

大
；
但
我
總
認
為
音
信
的
斷
絕
，
絕
不
同

於
忘
懷
，
相
信
你
一
定
也
很
關
懷
我
，
和

想
念
我
，
如
同
我
時
常
關
懷
你
和
想
念
你

一
樣
。
﹂

﹁
首
先
我
要
告
訴
你
的
是
，
我
已
加

入
聯
合
國
的
軍
隊
，
擔
任
救
護
工
作
，
時

常
乘
軍
用
飛
機
到
前
線
去
救
護
傷
兵
，
生

活
得
緊
張
而
有
意
義
。
你
不
必
替
我
擔
心

，
也
不
必
給
我
寫
信
，
因
為
我
的
行
蹤
是

不
定
的
，
有
空
我
會
常
常
寫
信
給
你
。
﹂

﹁
其
次
我
該
告
訴
你
的
是
，
母
親
已

於
月
前
去
世
了
，
年
老
的
人
，
受
不
了
新

的
變
動
和
刺
激
，
竟
在
戰
爭
的
折
磨
下
犧

牲
了
！
﹂

﹁
看
到
臺
灣
報
上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招

考
飛
行
生
的
消
息
，
你
想
我
心
中
該
是
多

麼
高
興
！
半
年
多
來
，
你
所
朝
夕
盼
望
的

一
天
，
終
於
來
到
了
。
相
信
不
久
的
將
來

，
你
一
定
能
駕
駛
著
飛
機
，
翱
翔
在
蔚
藍

的
天
空
中
。
﹂

此
後
，
我
時
常
接
到
琦
的
來
信
，
每

次
的
信
中
都
是
報
導
一
些
她
在
前
線
所
得

意
的
功
績
，
同
時
極
力
鼓
勵
我
早
日
達
成

飛
行
的
志
願
，
這
使
我
感
到
欣
慰
和
慚
愧

，
同
時
也
替
她
擔
心
。

由
於
琦
不
斷
來
信
的
鼓
勵
，
使
我
心

中
重
新
燃
起
了
新
生
的
火
炬
。

我
訪
遍
了
臺
灣
所
有
著
名
的
眼
科
專

家
；
雖
然
他
們
都
認
為
我
的
視
力
是
很
少

有
希
望
可
以
恢
復
正
常
的
，
但
我
仍
按
照

著
他
們
所
告
訴
我
的
方
法
來
練
習
目
力
，

和
鍛
鍊
身
體
。

世
界
上
一
切
的
奇
蹟
，
都
建
立
在
信

心
之
上
，
一
年
多
來
，
由
於
我
不
斷
地
練

習
目
力
和
鍛
鍊
身
體
的
結
果
，
我
的
視
力

與
身
體
各
方
面
都
已
恢
復
正
常
，
於
是
我

開
始
去
嘗
試
投
考
空
軍
官
校
。

第
一
次
，
當
我
被
航
空
醫
官
拿
起
手

腕
來
檢
查
脈
搏
時
，
由
於
我
過
度
的
緊
張

和
興
奮
，
而
影
響
脈
搏
跳
快
了
十
數
次
；

筧
橋
筧
橋──

岡
山
岡
山

‧

于
維
杰‧

︵
下
︶

︵
下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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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次
，
因
為
平
衡
測
驗
不
穩
定
未
過
而

被
中
途
淘
汰
，
但
最
後
一
次
，
我
終
於
成

功
了
。在

我
個
人
的
經
驗
中
，
期
待
是
一
種

甜
蜜
的
心
情
，
一
次
的
來
信
，
滿
足
了
一

次
的
期
待
，
另
一
次
新
的
期
待
又
再
開
始

。
一
年
來
，
我
一
直
生
活
在
這
種
期
待
和

滿
足
交
替
著
的
生
活
中
，
雖
然
有
將
近
兩

個
月
沒
有
接
到
琦
的
來
信
了
，
但
我
仍
然

生
活
在
這
種
安
靜
的
期
待
中
。

我
所
朝
夕
盼
望
的
一
天
終
於
來
臨
了

，
我
同
時
收
到
了
空
軍
招
生
辦
事
處
的
錄

取
通
知
，
和
由
韓
國
寄
來
的
信
，
依
然
是

紫
色
信
封
；
但
筆
跡
卻
變
了
！
這
使
我
感

到
非
常
奇
怪
，
我
強
自
鎮
定
了
心
情
拆
開

它
，
凝
著
氣
息
，
一
口
氣
讀
完
了
它
：

﹁
維
杰
先
生
：
我
不
知
該
怎
樣
告
訴

你
這
消
息
才
好
，
琦
已
於
月
前
因
救
護
傷

兵
，
中
途
飛
機
失
事
而
光
榮
殉
職
了
。
﹂

﹁
我
希
望
這
封
信
所
帶
給
你
的
是
光

榮
，
而
不
是
無
謂
的
悲
痛
。
琦
的
好
友
胡

頻
芳
上
。
﹂

世
間
最
不
可
挽
救
的
是
既
成
的
事
實

，
看
了
這
封
信
，
我
心
靈
上
像
是
受
了
電

擊
一
般
，
我
感
到
世
界
上
的
一
切
，
都
好

像
蒙
上
了
一
層
灰
色
…
…
。

失
去
的
永
遠
失
去
了
，
在
人
生
的
旅

程
中
，
愛
情
固
然
重
要
；
但
只
是
很
少
的

一
部
份
，
整
個
生
命
的
寄
託
，
應
該
放
在

國
家
民
族
的
前
途
和
自
己
的
事
業
上
；
未

來
的
才
是
自
己
應
該
努
力
的
。

琦
在
韓
國
終
日
與
傷
兵
為
伍
，
傷
重

而
死
的
也
大
有
人
在
。
這
也
是
無
可
奈
何

的
事
。
她
天
天
過
著
這
樣
單
調
勞
苦
的
生

活
，
不
懈
不
怠
，
直
到
嚥
最
後
一
口
氣
時

，
才
卸
卻
這
種
神
聖
的
義
務
。

她
把
綺
年
玉
貌
、
情
愛
和
幸
福
，
完

全
消
磨
於
藥
爐
注
射
之
間
，
她
的
工
作
煩

忙
，
只
有
精
神
的
安
慰
是
她
最
大
的
報
酬

，
她
的
犧
牲
，
不
圖
世
人
的
讚
揚
，
只
圖

翕
合
上
帝
的
聖
意
。

過
去
的
一
切
，
使
我
明
白
今
後
應
走

的
正
確
道
路
，
於
是
我
接
受
了
國
家
民
族

的
號
召
，
也
負
荷
起
了
異
國
友
人
琦
的
殷

殷
矚
望
。
我
即
刻
去
空
軍
招
生
辦
事
處
，

辦
理
了
報
到
的
手
續
。

三
個
多
月
來
的
入
伍
生
活
，
使
我
充

實
和
堅
強
了
不
少
。
我
感
到
人
生
根
本
沒

有
什
麼
準
則
，
勉
強
說
來
應
該
是
真
、
善

、
美
。航

行
在
海
上
的
船
，
如
果
不
經
一
點

風
浪
的
顛
簸
，
乘
客
是
不
會
感
到
生
命
的

可
貴
的
，
目
前
我
生
活
在
這
朝
氣
蓬
勃
的

樂
園
中
，
接
受
著
國
家
革
命
的
洗
禮
，
緬

懷
過
去
，
我
感
到
無
限
的
幸
福
，
世
間
可

有
不
從
痛
苦
中
得
來
的
幸
福
嗎
？
我
面
對

著
琦
的
遺
像
笑
了
。

人
透
過
感
官
的
媒
介
與
外
界
互
動
，

而
視
覺
在
所
有
感
官
知
覺
中
，
無
疑
是
最

原
始
的
，
藉
著
原
始
經
驗
認
識
世
界
，
回

歸
直
覺
，
坦
然
面
對
自
己
。

我
竭
力
追
索
青
年
時
與
琦
純
潔
的
愛

，
誠
懇
質
樸
是
我
內
心
深
處
切
切
追
尋
的

原
鄉
。
那
秀
眉
廣
額
的
琦
的
影
子
又
湧
上

我
的
心
靈
，
而
且
恍
惚
間
，
已
經
變
成
具

體
的
人
和
我
並
肩
立
著
，
而
我
也
情
不
自

禁
地
向
空
擁
抱
。

我
從
不
特
意
想
起
已
經
深
藏
的
往
事

，
因
我
的
回
憶
遭
受
主
體
強
烈
抗
拒
，
這

種
抗
拒
始
於
自
我
的
抗
拒
，
也
是
表
述
結

構
的
抗
拒
，
更
是
對
社
會
歷
史
結
構
本
身

的
抗
拒
。
主
體
在
過
去
與
現
實
夾
縫
中
掙

扎
，
過
去
隨
著
時
間
遞
移
漸
漸
被
遺
忘
，

為
了
留
住
過
去
，
所
以
不
斷
以
視
覺
召
喚

回
憶
。訴

諸
感
官
直
覺
固
然
是
種
保
存
歷
史

的
方
式
，
不
過
沉
重
的
情
感
，
以
及
大
量

的
記
憶
也
讓
主
體
難
以
負
荷
，
為
維
持
主

體
完
整
，
不
至
於
陷
入
精
神
分
裂
狀
態
，

於
是
一
些
條
列
式
節
錄
的
資
訊
，
就
像
精

簡
有
力
、
亙
古
不
變
的
定
理
一
樣
深
具
權

威
性
。那

便
是
我
因
琦
的
為
韓
國
捐
軀
，
而

身
心
受
損
，
視
力
減
退
，
被
航
空
醫
官
判

定
淘
汰
而
離
開
了
空
軍
官
校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暑
假
再
到
臺
灣
省
立

師
範
學
院
國
文
系
就
讀
，
教
我
們
﹁
新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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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
頭

云

石

頭

云

藝
習
作
﹂
的
謝
冰
瑩
教
授
在
授
課
時
說
：

﹁
欣
賞
品
評
一
篇
文
藝
作
品
，
除
了
要
看

它
寫
了
什
麼
內
容
，
歌
頌
什
麼
，
反
對
什

麼
之
外
，
還
要
看
它
是
否
以
人
物
性
格
為

中
心
，
創
造
出
一
個
足
以
概
括
某
物
的
社

會
特
徵
，
而
又
具
有
鮮
明
個
性
的
人
物
形

象
。
﹂我

很
想
把
和
琦
真
情
寫
出
來
，
尤
其

是
琦
參
加
韓
戰
的
情
況
非
常
珍
貴
；
但
琦

的
來
信
中
所
寫
的
片
段
，
不
足
以
成
篇
，

而
她
的
來
信
都
未
寫
發
信
地
址
，
我
只
好

把
琦
的
來
信
全
部
手
抄
下
來
︵
因
為
那
時

還
沒
有
影
印
︶
，
並
請
胡
頻
芳
把
琦
在
韓

戰
中
經
歷
的
種
種
盡
量
補
充
給
我
，
尤
其

是
琦
的
日
記
務
必
寄
給
我
一
閱
，
閱
畢
奉

還
。

回
憶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琦
在
杭
州
時
，

天
天
用
中
文
記
日
記
，
豐
富
流
暢
，
是
我

每
週
六
從
學
校
回
筧
橋
家
中
必
詳
細
閱
讀

的
功
課
。

有
了
琦
的
日
記
和
胡
頻
芳
的
補
充
說

明
，
我
便
可
以
寄
出
一
篇
韓
戰
的
特
寫
報

導
，
可
惜
寄
給
胡
頻
芳
的
信
如
石
沉
大
海

，
沒
有
回
信
。
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，
省
立
臺
南
工
商
學

院
升
格
為
成
功
大
學
，
秦
大
鈞
校
長
聘
蘇

雪
林
為
中
文
系
主
任
，
學
校
配
給
新
建
大

型
教
授
宿
舍
一
棟
，
我
陪
雪
林
主
任
去
看

房
子
，
環
境
好
，
房
間
合
用
，
前
後
院
廣

闊
；
尤
其
是
門
前
設
有
郵
筒
，
寄
信
方
便

，
雪
林
主
任
很
是
滿
意
，
便
應
了
聘
，
並

介
聘
我
也
到
成
功
大
學
中
文
系
任
教
，
在

退
休
前
兩
年
我
開
了
﹁
歷
代
傳
奇
短
篇
小

說
賞
析
﹂
的
課
，
選
修
及
旁
聽
的
學
生
都

不
少
。
屆
齡
退
休
後
，
學
校
通
識
教
育
中

心
又
聘
我
去
講
授
﹁
短
篇
小
說
的
選
讀
﹂

，
已
教
了
二
十
二
年
，
每
年
都
有
全
臺
外

校
學
生
遠
來
選
修
，
他
們
會
有
﹁
於
我
心

有
戚
戚
焉
﹂
的
感
覺
，
給
我
不
少
鼓
舞
，

使
我
更
達
觀
和
積
極
。

我
早
就
想
把
和
琦
的
一
段
真
情
寫
出

來
，
編
在
我
講
授
的
﹁
短
篇
小
說
選
讀
﹂

的
講
義
裡
，
和
學
生
們
共
同
討
論
。
認
定

了
良
心
之
所
安
，
真
理
之
所
在
，
便
該
勇

往
直
前
的
寫
出
來
，
不
必
顧
慮
一
時
的
毀

譽
得
失
。

真
金
是
烈
火
裡
鍛
煉
出
來
的
，
偉
大

的
人
格
也
是
從
逆
境
裡
磨
練
出
來
的
。
我

已
屆
齡
退
休
二
十
二
年
，
雖
然
仍
在
授
課

，
但
是
面
對
流
光
，
誰
能
不
哀
？

到
了
這
種
年
齡
，
好
像
就
有
時
不
我

予
的
壓
迫
感
，
把
這
篇
小
說
寫
出
來
，
似

乎
是
想
給
自
己
一
個
交
代
。

我
相
信
唯
有
走
過
，
才
能
幫
助
正
在

走
的
人
，
這
是
承
受
寫
作
的
最
大
意
義
所

在
。
如
果
能
將
一
切
前
因
都
放
下
，
就
會

一
切
大
好
，
那
是
多
麼
美
滿
的
流
光
正
徘

徊
呀
！

水
，
依
傍
而
流
，

流
向
遠
方
。

花
，
依
偎
而
開
，

開
給
季
節
。

流
過
的
，
不
再
回
頭
。

盛
開
的
，
終
會
凋
零
。

只
有
我
不
動
如
守
，

堅
硬
如
信
。

即
使
磨
光
了
菱
角
，

打
圓
了
身
形
，

我
還
是
我
，
我
是
石
頭
。

‧‧

於
是
於
是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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